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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1995 秋 伦敦

“哈哈，老夫子，现在在网上了，
终于逮住你了。你看，我找你一次多不
容易，你都不感动吗？” 

“哈哈，怎样感动？以身相许吗？” 
“我倒是敢，可你不敢！你让老婆

逼得未老先衰了，哈哈！我们这里这几
天老是在下雪。刚刚在等你的时候，我
的眼睛就一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纷纷
扬扬的雪花，象一些白色的蝴蝶上下翻
飞，我一个人就这样想呀，我想，它们
是不是也是在用生命在跳舞？它们所有
的美丽和奢侈就在我眼前，天气一暖和，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所有生命的痕
迹。” 

“我昨天看了你发过来了的 DV，你
舞得那么疯狂，那么忘我，其实你自己
就是一个疯狂的舞之精灵，象那雪花，
散发着忧伤般地孤独！” 

“我渴望繁华，可繁华总是与我无
缘，我是一盆放在角落里的水仙花，看
起来那么清高和美丽，其实内心中却总
是无奈和寂寞。我很想走出去，可主人
不肯，他说你太娇贵了，你走出去就会
死的。我就乖乖的听话，继续我没做完
的梦。你说我是不是又笨又傻的大地
瓜？” 

“ 是 吗？ 多 少 钱 一 斤？ 卖 给 我 算
了！我把你种在我老家屋后的园子里，
我给你浇水，帮你把旁边的杂草锄掉，
让你一个人独享阳光雨露，给你请来很
多蜻蜓和蝴蝶，为你唱歌跳舞。让你高
高兴兴的生活着，生出一大堆大的小的
细的长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地瓜出来！
哈哈！” 

自贡古盐井

1988 年春  自贡  自流井

 这里
一口口古盐井
一百五十年前

两个赤臂的男子对立着
上上下下

 跳跃、跳跃、跳跃……
月亮从屋檐升起又落下

落下又升起
跳到今天
根竹条上

捆绑着另一根竹条
捆绑着千百
根连着头

号哭着沉重的铁钻
 挣扎着

一次次被抛入地心
一锤锤敲击着地球的心脏

这里
一口口古盐井

井口流着
盐

汗水
血

火焰
为活命的人们

号哭着沉重的铁钻
一次次被抛入地心
嘭！嘭！嘭……

一锤、一锤、又一锤……
一米、二米、三米……

十米、二十米、三十米……
 一百米、二百米……

一千米、一千二百米……
一千四百五十米                              

这里
一口口古盐井

还响着
三十二只牛蹄奔跑的得得声

绕着一个巨大的木轱辘旋转的
牛群的号哭

这里
一口口古盐井

还响着

跟着牛群
奔跑了上百年的

人的
赤脚

踩得石板地满是凹凹凸凸
绕着木轱辘旋转的

满身污垢
赤身裸体的
盐工们的

脚步
吆喝
喘息
哀泣

…………

这里
一口口古盐井

饱经风霜
灰褐色

松柏搭成的
巨大井架

耸立在铅灰色的天幕下
殉道者的十字架

插在顺民的脊背上
刺穿亚细亚苦难的心脏

血流成河！                         

这里
一口口古盐井

记录着
化石                               

铁锈斑驳巨大沉重的盐锅
地球母亲分娩时

痛苦的眼睛
从地心深处祈望着

空空蒙蒙
人间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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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交通路：感谢你！
交通路啊！交通路，你叫我的一生怎

能把你忘记，怎能忘记呢？

我在那里学会了挑水、拉风箱、推石磨、

推板板车……学会了跟着他们一道，在一

些人面前低眉顺眼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

动。（虽然内心里把那些人看得什么都

不是。虽然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要回到

那些人中间，而且可能还要远远地在他

们之上……）

我在那里看见了中国社会的另一个

侧面。 

后来是 1969 年春天的知识青年下

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

动。我在远离家乡上千里的农村当地的

县文华馆里弄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

《草叶集》和《飞鸟集》。喜爱之情难于

言表，一如当时腹中的饥饿遇上了几大

盆肥猪肉！我飞快地将那两本书用钢笔

全部抄写在了笔记本上，还按着自己的

想象力在许多的诗旁画了一幅幅的钢笔

素描……

那些时候，我日夜地思念着远在千

里之外被关押的父母亲和漂泊四方的兄

妹，又不时地听说着一个个的同学的父

母自杀。我所在的小学是邓小平的夫人

卓琳当过校长的小学，是一所共产党的

干部子弟校，文革之中被整死的我的同

学的父母亲是可想而知的数量和一些奇

奇怪怪的故事……

不仅仅是走资派死，而且由于文革

的混乱，他们的子女也死，并且还死得

不少，死得又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我开始无师自通地在日记本里写起

了诗来。当然，那个时候，在我的“文

以载道”中的“兴”、“观”、“刺”、“怨”

都还是主要围绕着文革中自己和自己的

家庭所受到的不公，以及社会上我看见

的十分有限度的不平现象。然而，在结

束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我不得不满怀深

情地说一句：

交通路，我心中的交通路，虽然你

今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但是，你在我

的心中永存！我在这里感谢你！

我用我的这篇文章为你刻下永久的

（待续）


